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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缕秋风掠过脸庞，当第一
片金色的秋叶悄然飘落，金秋的色彩
与旋律，宛如优雅的使者，悄悄地降临
人间。

想起从前小学课文《秋天来了》：红
红的太阳蓝蓝的天，金黄的稻子望不到
边……我便乘着这凉爽的秋风去远足，
骑上这洁白的云朵去秋游，踏着落叶唱
着秋歌去研学……

我迎合“研学”这词的时髦，来到田
间，走向旷野，爬上山峦，追逐金秋……

广袤的田野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
辉，稻田里黄澄澄一片，稻梗艰难地支
撑着金灿灿的稻穗，在秋风中摇曳着谦
卑的身躯弯腰致意。下到地头，抚摸沉
甸甸的稻穗，闻着浓郁甘甜的稻香，感
受阳光的温暖，体验雨露的滋润，领略
大地的深情，我情不自禁地捧起稻穗，
悦目娱心地分享成熟的喜悦。忽听，有

人在引吭高歌：“稻浪滚滚闪金光，棉
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唱，农
民心里欣欢畅……”

一片灿烂金黄的向日葵，排列整
齐，笔直挺立，像守卫阵地的士兵立在
田头。而那硕大而明艳的花盘，有的昂
起头颅，有的微微颔首，向阳而生，逆
风而行，似在向人展示自己的信念、光
辉、骄傲和忠诚，又像在追逐着那遥不
可及的梦想。初秋的阳光洒落在这片
土地上，将向日葵的轮廓勾勒得更加清
晰，金黄的色彩更加浓郁和耀眼。成群
结队的蜜蜂在金色的花海中忙碌穿梭，
将花粉沾满全身，带着甜蜜的嗡嗡声演
奏起勤劳的乐章。纷至沓来的蝴蝶宛
如灵动的仙子，翩翩起舞，轻盈的翅膀
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舞动起秋
天的美好和诗意。也许，金秋美景就涵
盖了尼采的那句哲语：“每一个不曾起

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初秋的梨园，就像一幅精心绘制的

油画，色彩与质感在这里交融，一笔一
画，都梦幻般地呈现出成熟和甜蜜的气
息。一个个宛如金色小灯笼的梨子挂
满枝头，在阳光的轻抚下闪烁着耀眼的
光芒。金黄的色彩，诱人的光泽，色调
由浅至深，由淡黄至金黄，层次分明，
光滑细腻，如同黄金打造的艺术品，犹
似太阳的光辉在此凝结。露水挂在梨
子上，在阳光的折射下，宛如镶嵌在黄
金上的宝石，璀璨夺目。在秋意浓浓的
舞台上，金色的梨子是最耀眼的主角，
穿起金灿灿的盛装，舞动秋风。

爬上山坡，邂逅了一座被山菊花
装点了的山峦。放眼望去，满山尽是

“黄金甲”，如繁星点点和千万颗珍珠
缀在山间，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山坡
上的花儿，有的深如赤金，有的浅若黄

玉，交相辉映，娇艳多姿，一朵朵绽放
出生命的绚烂。极目仰望，山菊花又
如汹涌的金色浪潮，席卷着整个山峦，
它们相互簇拥，摇曳生姿，肆意绽放。
山菊花虽小，却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
纯真和淡雅，不畏土地的贫瘠而顽强
生长，不与百花斗艳而朴实无华，守护
着自己的本性和美丽。夕阳西下，山
菊花又如金色的晚霞飘落山间，犹如
被阳光亲吻过的绸缎，发出迷人的光
晕，给山峦披上了一层华丽。此时，我
突然想起一首赞美山菊花的词句：“黄
蕊露中称著，霜里硬将香吐，傲秋何惧
风和雨，瘦影让人嫉妒。”

与金秋的目光相遇，总见那秋日
如水般的眼眸中泛起涟漪，我想用唐
代诗人王绩的《野望》送上秋波：“东皋
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
山唯落晖。”

踏秋寻金踏秋寻金
李大春

前几年爷爷还在世，我回老
家时，爷爷总会抽空带我东转转
西转转。其间，总会带我看看家
里山上那几桩枯得不能再枯的木
头桩子，附带着嘴巴里总念叨那
句古语：“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
流者怀其源。”叫我不要忘本，不
忘根。

几根木头桩子中有一根是大
松树木头桩子。我还小时，曾与
我哥淘气地合抱这棵树，两人合
抱都抱不过来。前些年木桩还好
些时，我曾用卷尺量过，直径足有
一米二。记得小时候跟奶奶来山
上时，奶奶总要对着老松树拜上
几拜，嘴里嚷嚷道：“松树伯公，松
树伯公，我每次来了都拜拜您，祈
求您保佑我全家老小安康；祈求
您多产产水，以滋润我漫山竹林，
使我来年有好收成。”我很好奇，
问奶奶为何要这样？奶奶回应
我：“这棵松树是你太祖父那时就
有的树，树龄比你太祖父还长，不
是树神会是什么？”“我们家山林长年累月有那么多水，定
是这树神保佑。”“有了水，你看我们家的竹林、柿树长得
总是那么漂亮，每年都有吃不完的笋和柿子，得多感谢这
树神。”有了奶奶这一说法，我每次到山上总要来看看它，
而且是仰起头来端望，总觉得它是那么高，那么大。

读初中后，到山上的时间明显少了，也不知什么时
候，什么原因老松树没有了，只留下了现在的这根树桩。
说也奇怪，后来山上的水真就没了，到现在都还是没有。
只记得没有后的一段时间，爷爷奶奶和爸妈闹过好长一
段时间矛盾，爷爷总念叨着：“做人不能忘本啊！”

除了那一根老松树木头桩子外，其他都是渍水柿树
木头桩子，足有六根。这些木头桩子直径都长几十厘米，
据爷爷说，都是太公手上流传下来的。我也不懂是也不
是，但我还清楚记得，这些柿树陪伴了我好几年的小学、
初中生活。那时的它们枝叶茂盛，每年农历五六月份是
开花结蕾期，九十月份果子就会成熟。秋天一到，树叶就
满地掉，春天一到，又会重抽嫩芽。我最喜欢春天雨后，
趴在柿树嫩叶上晶莹剔透的水珠和那叶片翠翠的绿。那
时在柿树下待着，总不想走。再有就是夏季攀上树丫子
上卧着，享受那一份难得的清凉。当然，最开心的还属十
月份果熟的时候，那掉得满地熟透的果子，掰开就能吃，
甜腻甜腻的。

后来，听妈妈说，那些树上掉下来的柿子都是有虫害
的或者是小鸟吃过的，吃了怕会坏了肚子。自那以后我
就再也不敢放肆吃了，但还是控制不住吃的想法。那柿
树是渍水柿树，要略微成熟就摘下来泡盐水，泡熟了再
吃。所以，每年到了应季，我都会帮着妈妈来采果子，再
把果子挑回家。挑回家后，妈妈就会用补衣的针逐个扎
个遍，再把它们放入预先熬制好的盐水里泡。约莫一周
的时间，果子就能熟。这一周的时间最难过，看着那一缸
泡着的柿子就想吃上一口。还没到时间，偶有偷着削一
两个，果肉表面滑溜滑溜的，吃起来青涩得很，舌头变得
厚厚的，忒难受，明知会这样，但不试下又不甘心。

熬制的水没问题，一周后果子总能熟，这时削皮时，
果肉没了滑溜感，吃起来清脆甜爽得很。那时一天吃五
个以上不在话下，但也不敢多吃，爸妈总会说：“渍水柿不
敢多吃，吃多了怕会患结石。”那段时间又多是周围各村
一年一度做大福的日子，父母总是走村串户去兜售。那
时，天真的我总怀疑爸妈是不是想多卖点柿子换钱，才骗
我们不敢多吃，所以我背地里还会偷着吃，幸亏也没患上
结石。

儿时的那几年，柿子成了我最好的零食，甚至成了我
与同学们拉关系的“糖衣炮弹”，成了我与同学吹牛的本
钱。可不是，同学能吃上我家的柿子也特开心。只可惜
与老松树一样，父亲在当年红柿好卖的年月里，竟没认真
想，把老柿树砍了想着嫁接成红柿。老柿树不砍还好，砍
了后没活几年，也就成了桩。全家人都为此惋惜，爷爷更
是心痛，又念叨着：“做人不能忘本啊！”

爷爷舍我而去已七载有余，但其教导我的话，言犹在
耳。每每想起这几根木头桩子，我就会想起爷爷不忘本
的念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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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廿八这天，弟从武夷山的南面拖家
带口赶了回来，到家时已近上灯时分。年过
九旬的母亲，下午一直守在竹林南面围墙边
的炉子旁烧开水，说是孙子桓隔江渡水走了
这么远的路回家过年，不能受凉了，得烫烫
脚。院子的大门在竹林的北面，母亲边烧火
正好边瞄着他们回家的路。所以弟一家回
来时，母亲已老早绕过竹林来迎候了。桓每
次回来时都喜欢玩这片竹林，于是，母亲便
早早拉住孙子的手，让他别进竹林，也别大
声说话，先拎包回家再慢慢说。因为，每天
黄昏的这个时候，竹林上方成群结队的鸟
儿，都歇脚在屋顶上空的电线上，等着回竹
林归巢呢。母亲唯恐桓一闹腾，惊了鸟儿，
让它们回不了家。

桓不解：“奶奶，竹林里一个窝都没有，鸟
住哪？”母亲说：“要啥窝呀？竹林在哪，它们的
家就在哪！”桓听完奶奶的话，有些似信非信，
便举头望屋顶，只见黑压压一片的鸟儿正叽叽
喳喳，争先恐后地飞入竹林，依次一只只稳稳
地匍匐在高高的竹丫上，渐渐地便悄无声息
了。桓信了，只是看看林子里满地的鸟粪，桓
又有些担忧：“这些鸟病了？怎么拉的屎都是
绿色的呀？”母亲笑着回答：“这是它们和奶奶
抢食吃啊！鸟儿是直肠子，吃啥拉啥！夏天院
子里满树的李子，它们拉的全是红的；秋天里
柿子熟了，还没等我摘下呢，都给它们吃得差
不多了，拉的全是黄色的；冬天没果子吃了，它
不就得吃青菜？这些鸟命好，有我守着这片园
子，它们就不愁吃喝！有了这丛林子，它们就
有了自己遮风挡雨的家！”

母亲与竹林，有着深深长长的情结！
小时候，记得奶奶的屋后有一片茂密

的竹园。竹林里的笋子每年有七成都食
用了，只有三成才能长成竹子。因为香脆
甜美的竹笋太馋人了，所以每到春季发笋
季节，母亲总是叮嘱我们不仅自己不能随
意进竹林乱跑，还要用心看护好。奶奶也
经常告诫我们，这片竹林就是我们家的希
望，要格外珍惜。每年新竹长成后，笋衣可
以做扎绳、纳鞋底、扎扫把，而家用物什中
的各种篮子、簸箕、凉席、锄把等，甚至架篱
笆、搭建猪舍鸡棚等，也都依赖这片竹林。
那些年，无论春夏秋冬，每当鸟儿飞回竹林
歇息时，母亲便开始生火做饭，因为这个时
候父亲已走在从大队部回家的路上，我们
也该放学了。

弟出生后，我们搬到了另一个村子。虽说
这个新家依然是秀水环绕，绿树成荫，但没有
了竹林，父母亲心里似乎总是空着，于是便在
屋子的西侧一年年地开始种植一丛丛刚竹和
水竹。渐渐地，这些竹子连成了片，十几年下
来，许多鸟儿来安家了。

又过了二十几年，母亲随我们一起搬到了
长江下游的一个江岛上居住。虽然这个时候
我们兄妹多已天各一方，但母亲在这儿，这里
便是我们共同的家！母亲习惯了每天看鸟儿
归巢，喜欢看每年春天里新笋冒芽，期待着每
年的腊月里，静静地坐在竹林下迎候孩子们的
归来！

为了母亲这份深深长长的情结，我们现
在居住的这个院落里，便长出了这片繁茂的
竹林！

有了这片竹林，鸟儿每天都可以安心归
巢，而我们这些走得再远的游子，每年都会回
到母亲身边！

归 巢
汪树铭

枇杷尚未落尽，枝
头梅子已泛黄。毕业
后，刚适应冀中平原气
候的我回到江海交汇的
家乡——南通，家乡的
一切让我感到既新鲜又
亲切。淅淅沥沥的雨水
纷沓而至，铺满了身边
每个角落，人和物被雨
丝笼罩着，我们迎来梅
雨季啦！

梅雨在儿时的记
忆中。每当梅雨季来
临，天空便笼罩在一片
朦胧之中，细雨如丝，
轻轻洒落。池边的植
物比往常更为繁茂，倒
映在水中，像染布那样
把池水染得碧油油，充满静意。
此时，池塘便成了我们儿时的乐
园。细雨在那碧绿的荷叶上跳
跃着，聚集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
雨滴，宛如珍珠般滚落到池中，
激起层层涟漪。塘中的鱼儿也
仿佛被这细雨所吸引，纷纷跃出
水面，与雨滴共舞。我们赤着
脚，在泥泞的岸边追逐嬉戏，溅
起一片片水花。那欢声笑语，与
雨声、蛙鸣交织在一起，交织出
一首美妙的交响曲。

梅雨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贺
铸的《青玉案》中，“一川烟草，满
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把遍地如
烟似雾的芳草，满城飞舞的柳絮，
以及那江南梅子黄熟时绵绵不断
的迷蒙细雨描绘了出来，让人对
那如梦如幻的意境心驰神往。

梅雨在我的思绪中。梅雨，
宛如一位温婉的江南女子，轻轻
盈盈地走来，带着丝丝凉意和淡

淡愁绪。她的裙摆
拂过湖面，激起层层
涟漪；她的发丝掠过
树 梢 ，留 下 片 片 绿
叶。在这梅雨季节，
一切都变得湿润而
朦胧，仿佛整个世界
都被笼罩在一种淡
淡的忧伤之中。站
在空地的中央，空气
中氤氲着芳草与雨
水交织的独特清香，
雨声从四面八方袭
来，捶打地面的水珠
溅起涟漪，屋檐下滴
落的水珠形成了一
道 道 流 动 的 小 溪 。
一 方 水 土 养 一 方

人，也许南方人细腻、温润、恬淡
的性格也是自然的造化吧。

梅雨，是大自然独特而慷慨
的馈赠，它既滋润了万物，也洗涤
了尘世的喧嚣，这种自然现象不
仅仅是水循环的一部分，更是大
自然对生命的一种呵护。在雨中
漫步，人们能感受到自然界的脉
动，仿佛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达
到了“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这
种境界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心
灵得到净化，重新找回内心的平
静与和谐。

梅雨虽充满了诗意，也给人
带来了不少的烦恼。梅雨期间，
淫雨霏霏，雨过方霁，继而又雨，
绵绵不休，晾晒的衣物、厨房的稻
米蔬菜，稍不注意，就受潮发霉
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万物皆有
两面性吧。

既然躲不过，不如悠然而行，
听听梅雨的轻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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